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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日被生活的奔波和夏日
的炙热压抑包围，找寻一个能让心
灵暂时憩息的地方，亲近自然便成
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趁周末
驱车直奔黄坛。

沿着一条蜿蜒狭窄的乡村公
路，一路茂盛的树木和翠竹驱散
了夏日的暑气，这个坐落在东楼
山半腰的小山村，在盘旋而上的
山道上若隐若现，正逢桃子成熟，
两旁的桃树果实累累，压弯的树
枝 仿 佛 一 位 位 迎 宾 使 者 立 在 路
旁。

走进古老的山村，只见参天
的古木掩映，尤其是要数人合抱
的红豆杉，历经几百年风雨仍苍
翠挺拔，由于村中年轻人长年外
出谋生，剩余劳力上山摘桃，所以
整个山村显得特别静谧安宁，偶
尔传来的几声犬吠鸡鸣，才打破
午 后 山 村 时 光 的 宁 静 。 徜 徉 村
庄，但见古旧的房屋都依势而建，
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许多斑驳的
泥屋和木制板房都空闲着无人居
住，只有长满青苔的台阶见证着
曾经的兴旺。

坐在高处的山岗，俯瞰被逶迤
起伏群山包围的古老山村，苍黛的
山色和郁葱的树木更给小山村增
添了原始、古朴的气息，仿佛踏入
了一个世外桃源……

桃源黄坛
卢进彦

她立于山头，望谷间玉河浩浩
渺渺，湿润而醒目，令人想起春天
的绿云。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

起风了，她轻声吟诵，心中便
升起一盏青瓷的模样。

青瓷的模样在春日山水中孕
育，在泥与釉、火与水中，化作具象
——一朵莲花独自开至韶华之岁，
纹络润泽，勾出不刻意的圆满。

夜深了，烛火曳曳，素心花对
素心人 ，她的手抚上瓷的青 ，凛
然、端静、润洁，不动声色，风烟俱
净。

再一次忆起那个云雾冷翠的
山谷，那条釉色迷人的河，以及那
些在春风里荡荡漾漾，将千年前古
人的心情与她相连的，不自知的美
与好。

回忆终将消逝，可自己如同一
个魔法师，把回忆中最珍贵的部
分，锁进万千瓷器青青。她想了
想，赋予它名字：沂水青莲。

“是一个好名字。”于是它有了
生命，而她沉浸于创作，不枝不蔓
的痴情和狂喜，悄然向内生长。

另一些时候，她抓一把故乡的
泥土，用半日捏一只杯或碗，剩下
半日用来细细描刻。梅花开了，就
刻几瓣梅花，燕子飞过，就刻两抹
翅膀，月亮升起来，就刻些月光里
肃穆的草木影子，总之都是刻给岁
月把玩的，总之都是写意的，总之
都是好看的。

至于名字，总是在梦中得的。
她穿梭于城市和村庄，流连于

初春和深秋；她执着地爱着她的生
活，享用诗意，而相拥不诗意；她
走过许多弯曲或坦直的路，遇见不
少情深或情浅的人，她都记住了
——她躺在童年的草垛上，一次一
次回忆，任凭沉睡的星辰漂浮头
顶。

随后她又忘记了，所有天地大
美，静好光阴，皆化作她的泪水，她
的汗滴，她的血液，她的灵感，一一
汇聚于花枝叠翠的纹路与雨过天
青的釉色。

最后神秘圣洁的时刻降临，
在她手中，一盏青瓷就这样诞生
了。

青瓷的诞生
木叶

爷爷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凌晨在龙泉逝
世，享年 95 岁。我在整理爷爷的遗物时，想
起了爷爷想给自己写自传的夙愿，就把爷爷
的生平整理了出来。

爷爷于 1925 年出生在庆元县城里一个
贫困家庭，一家七口，依靠太祖父农忙务农、
农闲做工，太祖母帮工维持一家人生计。
1942年，日本侵略者以放细菌武器来毒害中
国人民，在一个月时间内就夺去了我爷爷一
家四口人的性命。我的爷爷和他的兄姐三人
死里逃生，随后各自过着流浪的生活。1945
年我的爷爷 20 岁，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国民
党想将爷爷抓去抵征兵，当时爷爷在民夫队
里当民夫，任务是挑兵担，爷爷得知这个消息
后，当夜就起身离开，但是身无分文，就一路
乞讨到龙泉，在柿树下一个富人家干苦活。
1947年时该户富人又辞了爷爷，无奈之下，爷
爷找到一位在旧政府当会计的人家里干活。
在此期间，爷爷认识了一位银行干部，还有一
位警察局干部，他们二人看爷爷忠诚厚道，就
秘密向爷爷宣传共产主义。在龙泉解放之前
的 1948年 10月里，爷爷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
要而且陪伴了他一生的人，那就是我的奶
奶。二老相知相伴 70年，成就了一段令人羡

慕并且敬佩的婚姻。
龙泉解放的第六天，爷爷与之前认识的

银行干部和警察局干部就去解放军城防部报
名参加了革命。领导看中我爷爷踏实能干，
就派爷爷去龙泉县人民政府报到，并委任爷
爷在县政府担任收发干部机密文件的工作，
负责收发接送文件。1951年爷爷提升为了干
部。1953年领导认为爷爷的工作认真负责，
但是文化基础略低，难以胜任工作，就于 11
月份保送爷爷去温州地区工农干校学习文
化。到校后爷爷深知无文化的痛苦，就日以
继夜认真读书，按时完成功课，得到校领导和
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并当选为全校学生共青
团书记。1954 年 7 月经温州地委批准，爷爷
光荣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一年
后，爷爷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毕业后，爷爷
按时回到龙泉，接受分配工作。

回到龙泉的第二天爷爷就到县委组织部
报到，第三天就卷起铺盖往金龙区委报到，到
淡竹村工作。这个村是土匪头子的老窝，因土
匪残余势力未清，知情的干部都不想去这个村
工作。爷爷进入此村工作时阻力不少，后在区
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村干部和一批积极分
子，搞活农业，并且兴修水利的工作也都很顺

利，得到区委的好评，后又调到金石乡任工作
组长，抓全乡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统购统销工
作。后来，金龙区撤区并乡, 爷爷调到了县委
商改部工作。爷爷到商改部报到后，部领导又
分配爷爷到酱酒厂工作。1958年 3月该厂转
为地方国营酱酒厂，爷爷任党支部书记兼厂
长。从 1956 年至 1966 年十年，工厂实现了

“月月红”“季季红”，年年超计划，多次被评为
县、地、省级先进企业。1958年被评为中央轻
工部的先进企业，获得轻工部特制的水银玻璃
奖牌。爷爷本人在这十年中也被评为先进生
产工作者，曾出席了县、地、省三级召开的先进
表彰大会。

后来，因县里急需要选派人到福建负责
香菇企业，县领导找爷爷谈话，叫爷爷赴福建
省任总负责人做香菇，完成任务后，领导又要
求爷爷到别的单位工作。于是在 1971 年 2
月，爷爷到县手工业局报到工作。

之后因龙建局急需派工作组，县委工作
组推选爷爷当工作组长，随后进驻龙建局开
始工作。不久后县委重新下任命通知，委任
爷爷为该公司书记兼经理。后来，县委将城
镇建筑队副书记调到龙建局任副书记兼经
理，爷爷便申请回到县二轻局工作。爷爷回

局里不到半个月，县委按上级指示要立即建
立中国龙泉宝剑厂，而且是全国唯一的宝剑
厂，要派一位国家正式干部去担任书记兼厂
长。因当时没合适人选，县领导找爷爷去谈
话，要爷爷去中国龙泉宝剑厂任书记兼厂
长。爷爷二话不说，义不容辞就答应了下来。

爷爷到该厂任职后，领导又决定爷爷挂
职在宝剑厂，并在局里做工作组解决文革留
下的一些问题。为壮大宝剑厂队伍，爷爷建
议接收老艺人的子女进厂学艺做工，上级同
意并批准。老艺人们很满意，生意搞得轰轰
烈烈，当年龙泉宝剑厂就被评为县先进企业。

之后爷爷又去县文体厂担任书记兼厂长
工作，赴任时要在该厂开大会，该厂全体职工
两边排起长队欢迎爷爷，这让爷爷激动万
分。全厂上下工作积极性极高，生产抓得紧，
当年产值就翻了两番，该厂被评为当年的大
庆式企业。

时光荏苒，爷爷到了离休年龄。离休后，
老干部局对爷爷很关心，党所规定的待遇爷
爷都享受到了，也很满意。爷爷的一生都在
奋斗着，忠心为党，是我等后辈的光荣榜样！
我要传承爷爷的作风，把爷爷教给我的优良
传统继承下去，谱写自己的光辉人生。

爷 爷
周炳华

清洗干净花瓶，太阳刚好照到窗台，她拿
过凌晨刚采撷的一把鲜花，坐在长长的木桌
前，开始插花。

这些花儿，采自瓯江两岸山间田野。它
们生长得无拘无束，开放得纵情恣意，枝叶鲜
活，花朵娇媚，色彩分外艳丽，既富有山野情
趣，又独具山水灵秀。她就依照不同花瓶和
花儿创作她的作品：数株鲜红圆润的珊瑚樱，
高低错落扦插在一个赫红色黑彩碎花纹的细
颈花瓶里，名为“情意绵绵”；一把金黄灿烂的
黄金菊插在一个淡黄色绿彩兰花纹的大口花
瓶里，唤作“热情奔放”；一丛碧绿耀眼的狗
尾草，插在一个纯黑色的细颈花瓶里，就是

“一往情深”。
看着自己的作品，情不自禁地又一次环

视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依江临树的古老
的木屋，东边，是一株有着 1500 多年的古樟
树，她喜欢樟树散发出的淡雅的香味，水一样
地轻轻流来又缓缓流走。房屋前面，是一条
古老的悠长的石头街巷，光滑斑驳的石头，浸
润着岁月的沧桑宁静；房屋后面，就是日夜奔

流的瓯江。这个地处瓯江中游松荫溪和龙泉
溪交汇的地方，名为大港头。她租住的是村
中依江而建的一直房子，共有三间。她把临
街的一间，设为店铺，销售她制作的陶瓷花
瓶。

诚然，她是个以制作陶瓷花瓶为生的女
人，之所以择居这里创业，源于她骨子里对陶
瓷的那份热爱。读大学时，她去体验陶瓷制
作，当双手接触到润滑的陶土时，突然发现制
陶的神奇魅力，能让她展开丰富的想象，能让
她进行自由的创作，能让她表达内心的渴望
和需求，能让她收获她想要的东西，能让她的
心灵在揉、捏、捶、提、捏、拉中获得无穷无尽
的快乐。

大学实习期间，偶然来到大港头，她的心
灵一下子就被小镇山水特有的宁静和灵秀吸
引，发现走在这个位于瓯江之畔的小镇里，无
论在哪停留，看到的都是她喜欢的独特的风
景。于是，大学毕业后，她听从内心的召唤，
义无反顾地选择到这里开陶瓷店。

瓯江两岸自古人杰地灵，从唐朝始，人们

就利用瓯江的水和其岸边一种独特的粘土，
制作出了享誉世界的龙泉青瓷。但她要谋划
制作的是她自己的陶瓷。

经过陶瓷市场考察，她觉得制作花瓶
最有意思，因为人人都爱花，尤其是女人，
不 是 说“女 人 如 花 ”嘛 ，反 过 来 ，“花 如 女
人”，花最漂亮，也要像女人一样要用花瓶
给其包装起来，才显得更美更艳。于是，她
就以“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理念定
位花瓶的制作。

她制作的陶瓷花瓶，采用赫红色、纯黑
色、灰白色、蓝灰色、泥土色等古朴颜色，融入
她独特的审美元素，每个花瓶上彩绘图案皆
为瓯江两岸山涧野地里特有的各种花卉，当
然，她绘制运用的都是写意手法。这种杂糅
了传统技艺与个人独特审美元素的花瓶产品
一推出，就以其特有的古朴典雅，受到了到小
镇游玩的人们喜爱，特别是女人们的青睐。
每每看着人们用欣喜的目光看着自己制作的
花瓶，然后，满心欢喜地掏钱购买，又用充满
怜惜的眼光，小心翼翼地用手拿走，她就愉悦

不已。
为了做出有自己特色的花瓶，她每天的

生活除了制作花瓶之外，干的都是与花有关
的活：早上赏花、采花、插花，傍晚养花，晚上
绘花。与花为伍的生活，让她感到无限的欢
欣。正因为各种花儿看得多了，采得多了，插
得多了，她画花时，就能感觉到其独有的韵
味，故她花瓶上各种花卉写意图案越来越有
神韵。

面对着自己制作的花瓶，她突发奇想，应
该要按照时序，绘制出瓯江两岸不同季节不
同花卉的写意图案，同时，同一种花卉图案又
用不同颜色来绘制，通过这不同时间、不同花
卉、不同颜色、不同瓶型的不同组合，给自己
的花瓶注入她个人独特的花卉审美元素。

想到这，一种从心底涌上的笑意在她脸
上荡漾开来：她的人生就将这样在大港头与
花为伍的岁月中，缓缓地向前行进……

“这就是我的花样年华啊！”她惊喜地感
叹。

花样年华
任迎春

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许多人却把房门紧
闭，不愿意同邻居走动和来往。同一幢楼，行
同路人，连打招呼也吝啬起来。突然怀念老
村庄里邻舍之间美好的情感。

家人多次和祖母商量，让她搬到县城去
住，以方便照顾，让她安享晚年，可都被她拒
绝了。以前祖父还在时两人就不肯，说是不
给子女增添负担，现在只剩祖母一人在老家，
她仍然不愿离开。她说，到县城后，路过别人
家门口，都不会喊你进去坐会喝杯茶，更显得
独自个，再等两年吧。

话音刚落，祖母就提起篮子往菜园去了。
那些菜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按户分配

的，很多就是在一丘地上敲上几块大石头作
为分界。听祖母说，以前有户人家因为几公
分距离与祖父争得不可开交，还差点拎起锄
头干一架。可见这片土地对祖辈而言非常重
要，寸土不让。

若干年后，距离村庄较远的菜园已杂草
丛生，人烟罕至，偶有几只蚱蜢在跳跃。这群

争吵过的人还没忘当年山坡上、田埂间、竹林
里的一切，如今无奈于年事已高，不得不放弃
一些。

除了不舍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祖母也定是不舍这些老邻舍。他们都喜欢串
门，并且有固定的几家，特别好客、宽敞。不
论主人在不在家，推门而进，自然而然。

晚饭后，祖母抓紧洗碗扫地，收拾完了门
也不用上锁。有些比她来得还早，正在高谈
阔论。男人们说说当年抗战时目睹的和耳闻
的，说说今年田豆长势喜人、番薯个大高产、
谁家的猪能卖个好价了，叔公电视上新闻看
得多，还会与大家讲讲国内外大事；女人们聚
一起唠嗑的，则是孩子问题，还有张家长、李
家短。

那时候村里小伙伴挺多，三个一伙，五个
一串，不玩够了是大黑牛也别想拉回家的。
碰到孩子发生摩擦来告状，大人们只是相视
一笑，从不作理会。实在被孩子纠结不过，才
各自把自己的孩子叫到身边，拣些无关紧要

的话把孩子哄开心就好了。
大家随意而坐，等到月上梢头，茶也喝淡

了，口也话干了，小孩也生困了，都打道各回
各家了。

二十年前，没有路灯。手电筒耗电池，也
得省着点用。在不见月光的晚上，祖母会事
先在灶台旁抓了一把火篾放在铁篮子里，点
燃便是一盏灯笼了。光亮虽弱，但足够不被
乡间小路的石头、树枝绊到。

出了门，不知谁说“明天上我那坐”，乱糟
糟地答应了几声，就走了。

最让我深刻的是去年祖父走后一个多月
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每个晚上邻舍都自发来
家里中堂坐着，陪着祖母，一直到亥时才离
散。祖母会将姑母们买的瓜子、饼干装盘与
大家分食。

一日，碰上断电，只多了根蜡烛，其他与
往常并无不同。

农村的生活环境就那样，那是祖辈的一
种生活方式，几百年几千年都如此。我们朝

夕相处的邻舍，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难以言
表的关爱，没有过多的修饰。

风度平生友，邻居几十家。前曾乘小醉，
访尔一瓯茶。

几十年光阴，罗爷家门前的石榴树已长
大，石榴树下是邻舍闲聊的去处。

夏日的傍晚，乡村的落日斜撒而来，待炊
烟散去，各自端着碗饭，饭上铺些咸菜和刚摘
的鲜蔬，石榴树旁就着石凳而坐，互相夸耀着
的厨艺，好不热闹。饭后，这家的婆婆便提着
茶壶挨个泡茶，递到了邻舍们的手里。喝着，
边擦着汗。

我每次回去，在自家休息片刻后，都要往
隔壁邻舍家走一走。“阿健回来啦？”“恩，刚
到。吃过饭没……”每次都是这个对话。在
这里，每个孩子都在邻舍眼中看着长大，在孩
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
一个熟悉的圈子，没有陌生人。

邻 舍
任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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